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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期，我们选择了去山东日
照看海。十多年前的夏天，我们去过
日照，那里的海水蔚蓝温热，大片金
色干净的沙滩留给了我美好的记忆。

经过十五六个小时的舟车劳
顿，终于到了大海边，时值正午时
分。我们奔向海边，迫切地想先感
受大海波浪一次一次扑向沙滩的热
情，感受浪花高歌的豪迈，感受天空
的颜色与大海的交融晕染。让海波
一次一次掠过脚踝，让海风给我们
每人造一个新发型，让我的花衣服
与大海来个大大的拥抱，让我们融
入自然回归人性的纯净。

一个站在海水里的老妈妈，她
上身着白色短袖，下着黑色半裙，花
白的发髻上扎着鲜艳的红花。她一
次一次被海浪扑倒，可起身后还是
站在原地，衣边滴着水，眼睛溢着笑
意盯着不远处同样站在海水里的她
的家人。

第二天早上不到五点，我脚步匆
匆，想将更多的关于海上日出的元
素：太阳最初的呆萌和它在成长间瞬
息变化的光泽、温润的海浪、洁净的
贝壳、细腻金黄的沙子、欢跳的孩子、
姑娘的裙摆通通装入我的镜头。可
我的镜头装不进我对太阳的期盼，装
不进我盯着太阳时每时每刻心情的
变化。我想和太阳同框，可是我调不
好我的表情肌，我不想让它看到我松
弛的眼帘和不再年轻的脸庞。在太
阳初出时，我变得特别贪心。

避过中午最毒最辣的阳光，下

午五点左右，我们扑入大海，融入大
海的怀抱，与人群一起在海中嬉
戏。这里的海水咸苦，我不止一次
吞了它。我没有像十年前来时用个
救生圈将自己套住，在渐渐适应它
起伏的韵律后，我放浪形骸，在比较
深的海水里行走，我一会儿装着爬
行，一会儿又后仰，一会儿东倒，一
会儿西歪，这么东南西北地胡乱走
着，我发现了许多的妙处，原来无论
怎么横行霸道，几尺外的人都没人
发现我怎么行走于海中，其实谁能
顾上看我呢？

于是我更加肆无忌惮，我像鸭
子一样走着，又像企鹅一样，还像在
太空漫舞，我在做一些笨拙的舞蹈
动作，自顾自地大笑，大海的笑声淹
没了我的笑声，在得意忘形时又一
个浪头打过来给我强塞了一大口海
水。儿子在我的近旁按在他们学校
学的动作，标准地游行着，他停下
时，不时在寻找我的身影，他在下意
识保护我，我有一种被保护的幸福
感。丈夫老李也在我的近旁用他永
不变的狗爬式游着，他甚至试探着
去深海区。海水一次一次漫过我肌
肤的每一处，水越深亲肤的面积越
大，舒适度越大。海水像绸缎一般
包裹着我的周身，温软而熨贴。我
和老李很少有这么统一的认识：“美
吧！”“美啊！”

夜幕还没有完全降下时，管理人
员的哨音已经吹了十几分钟，一个一
个像下在锅里的饺子被捞起，恋恋不

舍的游人边回头边望海兴叹，孩子们
尤其不愿离开，毕竟与大海亲近的时
间太短了，太短了些。

第三天早上我走向大海时，太阳
还没有睡醒，我面朝东方、面向大海
捕捉太阳大概要出来的方位。

轻轻的不经意的一抹红，晕染
着，但并不精心。今天画太阳的这
个画师有点随意，他在大家都朝同
一个方向、屏住呼吸做好拥抱的姿
势凝视前方时停住了。几分钟以后
他迅速画了四分之一的一条上弧线
又停了几秒后再画了下来，在画了
太阳的上半部分并涂抹了淡淡的红
色后，他似乎不满意又迅速用灰色
抹掉了。在没有太阳的一秒，我失
望的心情陡生。可是瞬间，一半的
太阳又出现了，不到一分钟，又被抹
掉了。等待，几十秒后，终于那个画
师专心致志地画出了太阳的上半部
分，缓缓朝下涂抹，一分钟后整个太
阳完整地浮在了大海之上，可是这
个时候，它还没有活力，像一个刚苏
醒 过 来 的 婴
儿。一分钟后
它 站 了 起 来 ，
它 开 始 跳 跃 ，
跳跃时周身带
了光并迅速扩
展开来。海边
的孩子们也跳
跃 着 向 着 太
阳 、向 着 大
海。人们向着

太阳，各种拥抱。太阳兴奋了，光芒
四射，斗志昂扬发光发热了。姑娘
们的裙摆在扬起，面容像太阳一样
生机勃勃，面如桃花一般嫣然。

各种拥抱，各种欢呼，各种跳
跃。几个沉静的男子除过给美丽的
姑娘拍照外，静静地站着看太阳。

我在拥抱过太阳好多次以后，感
觉自己的胳膊长长了许多，身高也增
加了许多，我盯着太阳看，直看到太
阳周边生出许多大的黑斑。确定太
阳越来越强壮后，我这才放心地在海
水里、在太阳下随意徜徉。

我要离开这里了。我们在海边
逮了一只手表壳大的海蟹，一只有小
拇指大的寄居蟹，一个大拇指大小的
蛤蜊，一只不同以往见过的三厘米左
右的小虾——中间一个红点，两边是
嫩白色，它遇到蟹就拼命躲着。走之
前，我将这些在这里生活的小可爱们
又放回了大海。

亲爱的——大海和关于大海的
一切生灵，再见了！

看 海
刘育华

“绿芽嫩茁沁芳馨，何幸天涯产
此新。手里自应怀美瑞，齿香初透
象园春。摘来解带曾亲面，人间谁
不重奇珍。多谢故园闲未得，劝君
聊试荐新明。”这首孬诗，是我去年
春上逗留象园时所得，虽然平仄不
齐，却是性情之作。象园原是个乡，
现在是个村，隶属于镇安县达仁
镇。不管是乡还是村，象园就是一
条蜿蜒十几公里的山沟，沟垴王莽
山顶一脚踏三县，起名三县凸，沟口
即是达仁镇政府所在地。达仁镇所
在地小名叫狮子口，颇有些来历。
象园因何得名，却不知所因。今天
的象园出名，却是因为茶。人知象
园，而不知狮子口，盖茶叶也。

我出生在狮子口街对面的瓦场
老屋，老屋背山面河，斜对面就是象
园沟口。河是达仁河，从木王奔涌
而来，沿途不断有小溪加入，到我家
门前，又把象园沟的水纳入怀抱。
象园沟的水不大，却清澈甘甜，来自
十几公里之外沟垴王莽山林中。我
无数次顺着溪水找源头，但都失败
了。在王莽山顶，山高林密，不见水
源，但不管往哪个方向，东去安康市
汉滨区的茨沟也好，南下旬阳的水
泉坪也好，北来象园沟也罢，走几里
路就会冒出一股细泉，极细极细，几
乎让你无法觉察，慢慢就有潺潺溪
流，再走几里，就蔚为壮观了。象园
沟隔壁水泉坪的水就来自一处泉
眼，那么象园沟的水也是不是如此
呢？地质构造造化弄人，两地相隔
一个土地梁，想必亦是如此吧。但
让象园沟水逐渐壮大，我想一定还
有别的原因。过去不求甚解，去年
春上在象园一天，见山坡的积雪，沟
壑里的积冰，突然豁然开朗。此时
三月末的天气，狮子口野桃花灿烂，
春意盎然，象园沟垴还是如此，这岂
不是大自然馈赠的水源吗？

从出生到离开，我在狮子口生活
了16年，走象园沟走了16年，每年都
走几次，算下来有近百次吧。因为我
的母亲老家就在象园沟隔壁的三袁
沟村，我的大姑嫁在水泉坪村。那时
没有公路，母亲回娘家，或者我们去
大姑家，都得走象园沟，翻沟垴的土
地梁。几岁前是在亲人的背上走象
园沟，有时在母亲的背上，有时在二
舅或四舅的背上，大了一点后，自己
在乡村小路攀爬。那时的路，多是些
乡村便道，都是路人踩出来的，有人
家就有路，从象园沟口一直蜿蜒到沟
垴。走着走着，路直通一户人家的院
落，走进院落，又见路出了院落延伸
到后山了；走着走着，又不见路了，几
株百年大树在那儿矗立私语，转过大
树，小路又隐现在树间，通向小溪，迈

过垫脚石，隐约在远方；走着走着，偶
尔是菜园，偶尔是梯田。就这么一直
走到土地梁上，梁上略有平坦地，有
个土地庙，四周散乱地放着一些石
块，那是供路人歇脚的。前望是平平
展展的水泉坪，回看却是云雾缭绕的
山、树和沟。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
母亲便取干粮让我们分食，见我手上
占着，就说：“小安，把手上的东西扔
了。”原来我手上还拿着路上折的一
些枝叶，绿绿的润润的，放在嘴里一
咬，涩涩的，母亲说是茶叶。从象园
沟口大沟垴，到处都是这种茶树。

这便是我见到的最早的象园茶
了，但那时没人叫它象园茶。狮子
口到处都有这种茶树，阴坡台子、大
阳坡、兰家坡……甚至一些人家的
院子都有，这儿几棵，那儿几株，随
处可见。爷爷最喜欢这种茶了，他是
有名的老中医，这茶在他那儿不仅仅
是茶，还入药。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生
病了，爷爷开的中药中总有一味药是
茶叶。偶尔有个头疼脑热什么的，他
好像也是采一把茶叶，焙干后熬成浓
汁，让我们一饮而下，味苦后而甘，茶
到病除。和爷爷上山下地出门，我们
如果有小擦伤，或者蚊虫叮咬什么
的，随处可见的茶叶就是最好的东
西。只见爷爷摘几片茶树叶子，放在
嘴里嚼烂，贴在伤口处，清凉瞬间通
透全身，不痒不疼了。当然，茶叶的
作用更多的是泡水喝，记忆中，在我
小的时候，狮子口好像并不时兴喝
茶，有贵客来了，糖水是最高的礼遇，
如果上一碗糖水鸡蛋，那更是了不得
了。什么时候开始以茶待客的呢？
好像是我在外面上学时候的事了，那
时，我的母亲还在的，假期回家，最期
待的是母亲的糖水鸡蛋，但这个时
候，母亲还给我用搪瓷缸泡了一大杯
茶，叶片大大的，茶色青青的，茶气香
香的，入口微苦后甜，口舌生津。家
里有客人来了，也是一杯茶。家里没
有更多的杯子，杯子还是那个大大的
搪瓷杯子，沏浓浓的一杯，张三喝几
口，李四喝几口，转一大圈，几个人都
喝了，还有半杯茶。杯子是爷爷日常
用的，专门用来沏茶的。记得我从学
校毕业那年的暑假回老家，母亲自然
也是用这个杯子给我泡了一杯茶，一
见杯壁和杯口已经是厚厚一层茶垢
了，黑黢黢的。我嘟囔着：怎么不洗
一下啊。爷爷伸手给我5个“毛栗壳
子”：茶垢是好东西，洗什么洗！我
在外面混了几年，再也不愿拿这个
杯子，便用碗倒出茶来喝。大家都
笑我穷讲究。不过，从此以后，家里
来客了，好像不再用一个杯子转着
喝，而是用碗倒着分喝，后来再回
家，家里已经添了好多杯子了。那

是20世纪80 年代末的事了，有三十
多年了，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好笑。
不过，那时的茶真的好喝，也很应
景：粗茶淡饭嘛。

也不知道是哪一天，象园茶突然
火起来了。应该是本世纪初吧，每每
遇到朋友，知道我老家是镇安的，就
说你们那儿产的象园茶不错哦。象
园？不就是我家对面的那条沟嘛，怎
么就成了名茶命名地？有一天，老家
医院的一位父辈朋友来安康办事，专
门登门，很稀奇地提着一件礼品，反
复交代不要送人了。打开一看，是袋
装象园茶。心想：不就是儿时喝的茶
嘛，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稀奇了？我
工作的安康本就是茶区，本地十大县
都产茶，尤其以紫阳茶、平利茶、岚皋
茶著名。虽不以为然，但又禁不住乡
味诱惑，开袋沏茶，果然汤清味纯，没
有紫阳茶味重，没有平利茶味苦，清
香微甜。家人第一次喝我家乡的茶，
起初是好奇，继而是欢喜。此后，年
年都有象园茶，年年都喝象园茶。有
年清明前，我回狮子口给母亲上坟，
在街道上遇到十几年没见面的刘同
学。当年，初中一个班，我俩一个被
窝挤了近3年。他就是象园沟的人。
那年，他考上了化工学校，我上的卫
校。聊了几句，留了联系方式，因有
事各奔东西。晚上，他就来电话约我
尝新茶。父亲听到是刘同学的电话，
说你那同学现在做象园茶，做得老大
了，一条沟都是他刘家的了。

真正走近象园茶，却是2022年的
春天。我有个堂兄方英琦几十年前
从西口到象园沟刘家当上门女婿，虽
然近在咫尺，我却从没去过。刚好春
上有时间，听说英琦父亲在他家小
住，便和家人登门问候。围炉品香
茗，且聊私家话。茶是象园茶，家常
话里饱含着浓浓亲情。嫂子手脚麻
利，不一会儿一桌子菜就好了，有几
盘还是以象园茶为佐的。茶烧肉、雾
芽丸子、栗香锅巴……最让我馋的是

“鱼叶莲莲”，其实就是小鱼茶汤。小
鱼炖的汤，汤上有茶叶嫩芽。汤鲜而
有茶香。小鱼是象园沟河里的小鱼，
茶叶芽是象园茶雾芽。真正的天味，
就来自这些最普通的食物。饭后，又
是每人一大杯象园茶，围坐在院子里
晒初春的太阳。有些寒意，春风刮
过，也许还让皮肤刺激，但一切又是
那样恰恰好。院坝前面是象园溪水，
初春的溪水弱弱的，细而无声，靠阴
处甚至还有积雪和冰碴，但溪水旁若
无人地自顾自地流动着，宣示着主
权。溪水之上，院坝的对面一大片的
山坡，是成片的茶园，偶尔有些树，大
树是几百年树龄的松、枫，还有栎。
小树有桃，有梨，有李，有樱，还有海

棠，是人工种植的，层次不一，在路
边，在石旁，在梯坢。大树小树间，便
是一垄垄一行行茶树，沿山势而行，
随坡向游走，时而高，时而低。但茶
树高矮一致，整齐划一，一个模子出
来的。兄长一时兴起，领我参观他的
茶园。在坡顶，他大手一挥，豪迈地
说：“这都是我的，一百多亩呢。”又指
着溪边那处还在开垦的地方说：“那
儿几十亩将栽种新品象园茶，几年
后，兄弟你就会喝上更好的象园雾
芽。”我相信兄长说的话，他从镇安的
北边来到南边几十年，当了很多年的
村支书，某一天突然不干了，侍弄这
些树叶来，他的心思广着呢。

今年清明前几日，我又回老家上
坟。没有走高速，走的茨沟到紫荆到
王莽山顶，然后南下象园沟到狮子
口。目的就是从一沟的茶树间穿过，
感受一下春意盎然的茶山。刚下坡，
就听到茶歌随风而来：

哎——
冰消了
雪融了
花开了
鸟叫了
栗乡镇安春潮荡
玉水金山似画廊
茶园满山岗
满山岗
哎——
风来了
蝶舞了
梦醒了
芽旺了
象园姑娘采茶忙
南腔北调五湖商
茶香飘四方
飘四方
哎——
路宽了
村美了
腰直了
人笑了
茶山儿女豪情壮
天高地阔放胆闯
茶歌好欢畅
好欢畅
茶歌还在耳边飘荡，我人已经在

自家堂屋坐定。父亲递给我一杯茶，
一闻一尝就知是象园新茶。父亲问
怎么样。还能怎么样？齿香初透象
园春呗。

齿香初透象园春
方晓蕾

癸卯七夕离京赴商南

鹿城弦月似鄜州，又别京华作倦游。

落夜凉生承露掌，瞻星情忆过风楼。

死生鸣雁嗟何及，南北伯劳忙未休。

回首天涯相望处，蓬间犹羡一蒙鸠。

初秋过商於古道

天清雨霁好看山，斜照光中结伴还。

甪里草庐知有待，韩湘风雪忆多艰。

逢秋自爱金丝峡，阅古人歌富水关。

此道崎岖君莫语，青云路上许追攀。

诗二首
周 达

国 画 陈明玉 作

商 洛 山商 洛 山
（总第2498期）

浣溪沙·商南文化广场晨步

楚韵秦风迹未陈，鹿城生态与时新。

蝉鸣鸟啭乐清晨。

四面青山增爽气，一江丹水荡闲云。

弦歌牵动晓吟人。

浣溪沙·游金丝峡

谷岭相间别有姿，森林蔽芾绿成绨。

涌泉飞瀑泻琉璃。

翠峡藏龙青白黑，苍崖化景秀幽奇。

寻来妙笔亦难题。

词二首
郭友琴


